陈巢南先生五十寿序选
（一）

语有之：非常之业，必待非常之人。夫所谓非常者，超然异于流俗云尔。若夫出处隐见之间，则随时势为变迁，而无所增损。彼吕尚之兴周，与伏生之归汉，其揆一也，宁有所轻重哉？吾请持是以寿巢南先生。

先生少负大志，嬉戏习为战阵营垒之事。稍长喜读阴符六韬，每抵掌谈兵，惊其座人。值逊清末造，韡刀帕首，流浪江海，冀有所遇以自奋。邑前辈周瑞安、吴长兴之遗烈，未尝不仿佛魂梦间也。虏社既覆，旋有讨袁之师，佐克强黄公于南都。论者谓如叶山阴之辅胡总制，杨雪湖之从瞿阁部矣。程应内畔，功卒无成。洪宪盗作，邑人殷恭壬倡义松陵，先生谋以平江反正。其后黎元洪解散国会，护法军起西南，先生复有甬东之役，事虽颠蹶，而志实恢弘。夫岂戋戋占毕腐儒所得而伦比哉！又且崎岖岭表，转侧韶石，从今大总统孙公游，一为参议院秘书长，再任大本营宣传，几得志行道矣。始沮于岑猛，终扼于陈豨，乃投戈讲学，释然如鲲鹏之六月息焉。夫以先生之才如此，其遭际如彼，世当有扼腕瞋目，太息其不遇者。弃疾独以为无伤，盖名山万世之业自在也。吾邑吴江，古称泽国，自汉庄夫子以文学开山，六朝唐宋，代有传人，尤莫盛于明清两代，彬彬郁郁，作者如林。顾艺文所志累经兵燹百不存一，存者又蟫灰蠹矢，零落殆尽。先生以为徵文考献，维志乘与总集是资，庸是发愤兴起，既为笠泽词徵三十卷，复辑松陵文集百卷，付之梓人。而《吴江县志》之作，思集莫、徐、董、屈、叶、钱、沈、凌之大成，勒为一书，以昭民国方志之模范，尤先生所刳心经营而未就者，则继往开来，杞宋有徵，所资于先生者甚重。天其或者息先生于干戈戎马之交，而策其丹铅翰墨之勋乎，未可知也。
弃疾附乡邦后进之谊，以狂胪文献为职志，甚愿先生稍戢其风云龙虎之雄心，以专精于著述。私计文集、县志之成，各以五稔为期，然后再出而图天下事，比诸谓滨鹰扬，犹未为晚。而秦灰鲁壁之传，固亦大有人在，先生其以为是邪？非邪？值先生五十揽揆之辰，因书此侑一觞焉。中华民国十二年初秋，邑后学柳弃疾谨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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